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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哄着孙子，爷孙俩隔着岁月
对望，那些尘封的童年记忆，竟像池
底的气泡，咕嘟咕嘟全冒了出来。

酱油壶

小时候，我家住在黑龙江国营农
场，当时叫黑龙江农垦建设兵团，我
父 亲 是 农 垦 培 养 的 第 一 代“ 拖 拉 机
手”。我们家一开始住在“干打垒”的
马架子，后来搬进了农场统一盖的红
砖起脊瓦房。

那时，家家都用大锅做饭。柴火
是秋天在附近割的野蒿子和野草，一
米多高，一捆捆码成草垛或戳在墙角，
是绝对的好烧柴，把它们填进灶膛，火
旺旺的，锅底灰带着热乎气。倘若下
午烀大碴子，得烧“两个开”——苞米
碴子泡透下锅，加足水，两次开锅的时
间、间隔和焖锅的时间到数了，大碴子
粥才能烂透，饭豆混着玉米的醇香才
会扑出来，闻着就让人馋。

趁锅底灰里的火没歇透，用锅叉
子一扒拉，通红的火星子就会噼里啪
啦乱蹿。三四岁的我蹲在灶门前，盯
着那把焊着弧形铁头的锅叉子——
早摸熟了，先前跟着大人烧土豆、埋
鸡蛋，全靠它扒拉灰。

那天下午，妈在炕上逗我：“这些

日子没扣着家雀，老三没雀肉吃喽。”
我没吭声，耳朵却在支棱着听。之前
爸爸用锅底灰烧过麻雀给我吃（现在
麻雀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可不能伤
害了）。瞅见灶台上那只两斤装的酱
油壶——圆滚滚的，带网格，像个小
地雷，里面的酱油刚用完，一个主意
突然冒了出来。

我一骨碌滚下炕，跑到外屋拿起
锅叉子，扒开通红的锅底灰，把空壶
埋 了 进 去 ，还 用 叉 子 在 上 面 拍 了 两
下，心里美美地想：等会儿就能吃它
的肉了。

过了好一阵子，妈要去供销社打
酱油，翻遍屋子都没找到酱油壶，就问
我看见没有。我一激灵，扑到锅台边，
用锅叉子把锅底灰搅得乱飞，可那壶
早已化成一摊粘在灰里的塑料，烧得
连影子都没了。妈瞅着我满脸灰的急
样，笑着说：“准是你这小馋猫，把壶当
肉烧了。”大人们都笑，我红着脸不承
认，心里直犯嘀咕：“鸡蛋能烧，土豆能
烧，为啥酱油壶就不行？”

错题

这“嘀咕”跟着我上了小学。学
写“答”字时，老师黑板上的“答”字干
干净净，可我见哥哥姐姐的旧作业本
上，“答”字总拖着两个小点。老师让
回家写几页“答”字，我觉得带两个小
点的才对，偷偷添了小点，结果作业
本上被老师打了一串红叉。我捏着

本子，在教室墙根罚站，想问又不敢，
那些红叉像小问号在心里晃：为啥他
们能写带尾巴的，我就写不得？直到
学了标点符号，才弄明白。

袁老师是上海来的知青，教我们
政治课，用的是地方自编的教材。袁
老师板书写得快，讲完就能写完。他
回头望我们时，还用粉笔在黑板上不
停 写 着 ，字 却 个 个 精 神 —— 像 人 在
走，上半截紧凑，下半截松快，一撇一
捺都透着机灵。他边写边说：“认真
记笔记，题就会答，就错不了。”那堂

课老师留了三道问答题，我做其中一
道 题 时 ，总 觉 得 自 己 琢 磨 的 答 案 更
顺，笔尖磨蹭半天，没照笔记答，写了
自己的想法。作业交上去，批了个大
红 叉 。 老 师 的 批 评 我 记 了 一 辈 子 ：

“课堂有课堂的规矩，怎么教的就怎
么答 ，不明白就问 。”恢复高考头一
年，袁老师就考走了，去了哪所大学
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给我们讲最后
一课时非常认真，我们听得也比平时
专注，就这么告了别。

后来渐渐懂了，“自以为是”里藏
着太多的无知，就像灶膛里的火，不
是放啥都能烧出想要的模样。

大盐粒

东北的教室冬天要烧炉子取暖，
把长长的铁皮炉筒子从窗框最上端
的圆孔伸出去排烟。课间的时候，我
们 常 往 供 销 社 跑 ，那 里 卖 散 装 大 粒
盐。淘气的学生，挑大点的抓一把，
揣 到 棉 裤 兜 里 ，回 教 室 从 炉 盖 上 的

“小眼”扔进去，听响。
烧的煤块在炉膛里有时也炸响，

闷 呼 呼 的 声 儿 小 ；大 盐 粒 烧 热 了 炸
开 ，声 儿 又 脆 又 响 ，能 惊 得 人 一 哆
嗦。有个淘气的同学瞅着老师写板
书，悄悄掀开炉盖，扔了个五角硬币
大的盐粒——炉盖上的“小眼”根本
塞不下这“大家伙”。

那天给我们上课的是林老师，他
正背对着我们写板书，炉膛里“砰”地

发出一声巨响，我瞅见他的肩膀猛地
抖了一下。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
子眼儿 ，心想 ：这下那小子惹祸了！
可林老师写完最后几个字，转过身看
了眼炉子，笑着问：“刚才那声巨响，
是矿工留下的‘哑炮’炸了？”我们愣
了一会儿，忽然都笑了，笑得前仰后
合，他也跟着我们笑，紧绷的气氛一
下子放松了。

接着他慢悠悠地讲起采煤的事，
讲用雷管放炮爆破 ，末了问 ：“你们
说，刚才真是煤矿工人落下的哑炮？”
我们使劲地摇头，脸憋得通红，谁也
没有回答。心里都清楚——那是盐
粒在炉子里炸开了花。

从那以后，再没人往炉子里扔盐
粒了。原来老师心里都清楚，只是不
愿戳破我们的淘气而已。恢复高考
的第一年，林老师考上了阜新矿业学
院（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我很想
他，但后来再没见过他。

如今哄着孙子，忆起当年灶膛的
暖、作业本上的叉、课堂里的笑——
我早把“怎么长大”的答案，熬成了日
子里的回甘。灶膛里化掉的酱油壶，
是 好 奇 心 撞 了 南 墙 ；作 业 本 上 的 红
叉，是规则敲响了警钟；炉子里炸开
的盐粒，是老师的包容给了我们博大
的胸怀。这些暖暖的记忆，一步步将
灶门前那个调皮的小男孩，变成了现
在逗着孙子的我。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
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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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层淡淡的薄雾尚未散尽，与
晨曦相融，给连绵起伏的远山镀上一
道柔和的暖金。山的那一边，是什么
呢？涉案未成年人小云能否找到答案？
这个问题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如雾
气般挥之不去。

“我也想回家，可是我能回去吗？”
这是小云沉默良久后的第一句话。初
见她是在案件依法介入阶段，小姑娘
身形瘦削，扎着马尾辫、留着齐刘海，
腼腆安静，偶尔怯怯地瞟一眼我们，很
快又低下头去。

是紧张、害怕还是羞愧、懊悔？我
一时猜不透。但身为母亲，我知道她的
母亲肯定很着急，便问道：“你妈妈很
惦念你吧？”听到这话，小云的眼泪簌
簌滑落，终于肯开口说话。

原来，小云来自西南地区的一个
小村庄，她轻信一个亲戚说的“干一天
就能赚一部苹果手机”，以为翻过大山
就是五彩斑斓的新世界，于是跟着亲
戚一路辗转，到安徽、江苏等地实施敲
诈勒索、诈骗等犯罪活动。

傍晚的办公室里，斜阳漫洒，落在
小云低垂的脸上。看着她那尚显稚嫩
的脸庞，我不禁心疼：如此稚嫩的孩
子，人生尚未完全展开，怎会平添这些
错乱的枝节？

“能啊，能回家，你说说家里的情
况？”我尝试引导她提供家庭信息，但
她对此讳莫如深，一言不发。“害怕妈
妈难过、生气，所以不说，是吗？”听到
这句话，小云轻轻点了点头，双手交
织，攥得紧紧的，却又不知道放在哪里
好。她低垂的眉眼里，写满了局促和无
措。“我们骗的人又不是好人，为什么
要抓我们？”她突然开口，打破了沉寂。

“坏人”的钱也不是无需保护的无主
物，同样受法律约束。经过一番释法说
理，小云懵懂的眼眸里闪过惊异的光，
她终于明白，自己的行为并非“劫富济
贫”，而是违法犯罪。

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终于联系到
了小云的父母。可电话那头的方言陌
生难懂，而且，对于我们描述的“仙人
跳”“黑吃黑”等犯罪方式，他们也完全
不懂，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会违法
犯罪，当然也不愿意来徐州带回小云。
语言的隔阂、法律认识的鸿沟，犹如一
座大山，横亘在我们之间。怎么办？去
一趟！

车窗外，云贵高原的青山连绵不
绝，蓝天下白云舒卷，远处村落渐次清
晰。熟悉的家乡景色映入眼帘，小云却
像是打了败仗的逃兵，低落又茫然。

“我妈让我回家吗？学校还要我
吗？”她手指绞着衣角，声音细若蚊蝇，

“还有几个同学……她们等着看我‘赚
到钱’，也要跟着学！”

她的话让我们心头一紧。法律认
知的不足、对“生财之道”的误解、亲子
关系的疏离，这些问题像弥漫在山间
的雾气，笼罩着许多同样懵懂的心灵。

车站出口，相见无言。小云刚看到
母亲模糊的身影，便捂着脸“哇”地哭
出声来。她的父母脸色铁青，沉默地跟
在办案人员身后。

课本上说，山的那一边，还是山。
矗立在小云纯真童年里的大山何止一
座？她，还“回”得去吗？

为了帮小云真正回归正途，我们
联合当地司法机关、妇联与学校，为这
个家庭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课堂”。

“孩子叛逆更要耐心引导，长期夜
不归宿，家长要及时寻找、报警！”妇联
工作人员对小云父母进行训诫教育，
指出他们监护缺位的问题。“是是……
没想到孩子会闯这么大的祸，我们做
家长的有责任。”小云的父母懊悔地点
着头。

“孩子年龄尚小，未达刑事、行政处
罚责任年龄。今后，家长和学校更要做
好家校协同，严加管教，如果孩子出现
旷课、逃学、离家外出等情况，一定要及
时寻找。”我们向学校送达了关于“控辍
保学”的建议文书，建议学校针对学生
的“隐形辍学”问题制定防控对策。

山的那一边是什么？对孩子而言，
或许是自由的风、彩色的梦与诱人的
未知；但对家长和老师来说，则意味着
守护与引导。如何让孩子翻越大山、攀
登成长高峰时不迷失方向？唯有社会
各界齐心协力，做好孩子心灵与人生
的“摆渡人”。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人民检察院）

山的那一边
李香

对 于 检 察 工 作 ，我 曾 知 之 不
多。组织上可能本着“缺什么补什
么 ”的 原 则 ，将 我 交 流 到 检 察 院 工
作。这一安排，不仅使我更加了解
检察工作，而且对检察人员这个群
体有了深切的感知。

先 期 认 识 和 交 往 的 是 一 名 来
自 湖 北 省 基 层 检 察 院 的 检 察 官 助
理。他是武汉大学法学硕士，中等
个 子 ，眼 睛 里 透 着 灵 性 ，全 身 散 发
着朝气，虽然他从事检察工作时间
不 长 ，但 看 问 题 却 带 着 一 种 锐 利 ，
在 他 眼 里 好 像 没 有 什 么 困 难 是 不
能克服的。后来，这名小同志协助
我工作过一段时间。工作之余，我
曾问他：“作为武大的高才生，你为
什 么 选 择 检 察 工 作 ？”他 的 回 答 直
接又纯粹：“因为喜欢这身检察蓝，
更 想 在 法 庭 上 代 表 国 家 对 犯 罪 分
子 提 出 公 诉 ，维 护 法 律 的 尊 严 ，守
护 社 会 和 谐 与 人 民 安 康 。”他 说 话
时 语 气 平 和 ，没 有 造 作 也 没 有 修
饰，看得出情感发自内心。一个年
轻 人 ，能 有 如 此 高 尚 的 情 怀 ，令 我
刮目相看。此后一段时间，他给我
讲了许多优秀检察官的故事，让我
从 不 同 视 角 感 受 到 检 察 人 员 身 上
的 责 任 担 当 、专 业 素 养 与 坚 韧 品
格，也让我对那身象征着严谨与威
严 的 检 察 蓝 ，有 了 全 新 的 认 识 与
敬意。

让 我 对 检 察 工 作 有 更 进 一 步
了 解 的 ，是 一 名 来 自 西 部 地 区 的
员 额 检 察 官 。 他 身 上 总 有 一 股 快
马 加 鞭 的 劲 头 ，不 仅 把 每 项 工 作
做 得 细 致 入 微 、井 井 有 条 ，而 且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强 ，每 次 都 能 从 检 察
的 角 度 ，结 合 监 督 的 实 际 情 况 ，提
出 自 己 独 到 的 观 点 。 当 我 在 工 作
上 遇 到 困 惑 时 ，这 位 西 北 汉 子 总
是 满 脸 憨 厚 地 帮 我 打 开 一 扇 别 开
生 面 的 窗 ，窗 外 清 风 拂 面 、景 色 别
致 ，令 我 心 旷 神 怡 ，产 生 更 多 灵
感 。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协 作 ，首 先 来
源 于 支 持 和 尊 重 ；同 事 与 同 事 间
共 事 ，需 要 真 挚 和 坦 诚 ；工 作 的 进
步 和 发 展 ，更 需 要 团 结 和 无 私 ；纪
法 工 作 者 间 ，还 需 要 思 想 上 的 交
流 和 纪 法 观 念 上 的 衔 接 。 有 次 工
作 之 余 小 憩 ，谈 及 工 作 的 特 性 ，他
不 紧 不 慢 地 说 ：“ 看 检 察 工 作 不 能
只 看 程 序 和 形 式 ，要 看 程 序 中 的
法 理 和 形 式 上 的 法 度 ，更 要 看 检
察 工 作 运 用 的 实 体 法 则 和 体 现 的
法 治 正 义 。 检 察 工 作 既 要 有 程 序
正 义 ，更 要 体 现 人 民 正 义 ，它 代 表
的 是 国 家 意 志 ，要 落 实 到 人 民 心
中 。 它 看 似 是 一 个 程 序 的 阶 段 ，
其 实 蕴 含 着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的 深 刻 法 理 和 人 民 至 上 的 公 信
理 念 。”他 的 话 不 轻 不 重 ，却 句 句
掷 地 有 声 。 在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监 督 体 系 中 ，没 有 一 项 工 作 、
一 个 环 节 是 可 以 用 轻 重 来 衡 量
的 ，都 要 从 政 治 上 着 眼 、在 法 治 上
着 力 ，努 力 让 人 民 群 众 在 每 一 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他 从 不 提 及 自 己 的 过 往 和 取
得 的 成 绩 ，只 是 踏 踏 实 实 做 事 、老
老实实做人。后来我才得知，这位
西北汉子从事检察工作以来，承办
了 数 百 件 案 件 ，出 庭 履 职 上 千 次 ，
多次立功获奖，还曾被授予省级检
察 英 模 称 号 。 他 在 审 核 一 桩 涉 火
命案时，没有被被告人辩称的吸烟
导 致 、没 有 杀 人 故 意 的 假 象 迷 惑 ，
在 已 有 证 据 尚 不 足 以 证 明 其 泼 洒
汽 油 并 点 火 的 事 实 情 况 下 ，与 火
调、痕迹、法医、证据专家一道走进
犯 罪 现 场 ，开 展 复 勘 复 核 ，深 入 讨
论每一处痕迹、反复查看每一份物
证 ，探 寻 出 了 真 相 ，让 被 告 人 在 铁
证 面 前 认 罪 服 法 。 我 现 在 才 真 切
地明白，为什么他每次讨论问题时
视角都那么精准、每次行动都那么
有效了。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喜
欢检察工作，他只是淡淡地说：“主
要是从内心里喜欢，刚穿上检察制
服时是喜形于色，现在则是发自内
心的爱惜和尊崇。”我说，将来有机
会要写写他。他却郑重严肃地说：

“千万别，检察系统比我素质高、能
力强、业绩突出的大有人在。”我从

他 谦 逊 的 语 气 、严 肃 的 神 态 里 ，看
到 了 一 名 优 秀 检 察 官 的 良 好 政 治
素 养 。 蓝 色 的 检 察 服 映 衬 着 他 黑
黝黝的脸庞，显得那么可敬。

还有一位来自河南省基层检察
院的女同志，同样让我对检察工作
肃 然 起 敬 。 她 虽 是 两 个 孩 子 的 母
亲，但在接到借调通知时毫不犹豫、
欣然而来。一开始，我对她工作的
精力和时间有所担心，她好像看出
了 我 的 疑 虑 ，态 度 严 肃 地 对 我 说 ：

“请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工作。”她为
人大方、性格豪爽，与同期借调的同
志 关 系 处 得 非 常 融 洽 。 因 工 作 需
要，领导曾安排她参加一次党务培
训。她穿着检察制服走在路上，在
蓝 色 制 服 的 映 衬 下 ，笑 容 非 常 阳
光。我笑着称赞她，她也笑着对我
说：“我代表的是河南省检察系统的
检察官，所有的行为虽然是我个人
的表现，但干不好丢的是河南省检
察系统的脸。”她说得特别自然，又
是那么认真。一个视检察事业至上
的人、把工作看成职责和使命的人，
怎会干不好呢！她的谦虚和真诚让
我至今难忘。

时光荏苒，这些曾经和我并肩
工作的检察人员，早已回到各自的
工作岗位，但他们对检察事业的热
爱、对法律职业的坚守、对同事的友
爱，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他们

是我工作上的同事、老师，也是我生
活中的挚友。那天因事回院，看到
检察官们身着检察制服，整齐步入
办公楼的姿态，我灵感骤起，连夜写
了一首歌词《不负检察不负蓝》：

穿与不穿时间选择场面，
干与不干分得清信心和善变。
真 相 再 现 啊 是 非 曲 直 一 目

了然，
方寸之间道义立地顶起天。

想与不想现实不是云烟，
敢与不敢分辨出真诚和谎言。
肝 胆 相 照 啊 真 美 假 善 都 看

得见，
攻坚克难正义立在人世间。

我心中有一种执念，
那是我做人做事的底线。
勇敢闯过那激流险滩，
不枉今生穿上这身检察蓝。

我心中有一个信念，
那是我仗剑护法初心不变。
毅然扛起这千钧重担，
不负乡亲喊我一声检察官。
歌词虽然无法完全表达检察人

员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但一定
程度上表达了我与他们一起工作的
感悟和心声。如果有机会，我真想
唱给你听。

不负检察不负蓝
张裕臣

暖阳沐窗，恬淡安然。
那天，正在电脑前赶材料的我，

收到同事小陈发来的一条微信消息：
“老师好！推送给您，请观看……”
打开 微 信 ，原 来 是 那 首 曾 经 让 我

“ 迎 难 而 上 ”的“ 有 声 之 文 字 ”，正
在某个大型平台上展播。

打开、播放、倾听，熟悉的旋律
与画面在屏幕里呈现；重播，再一遍
遍听，歌词创作的一幕幕，也随着视
频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播放开来。

闽 南 有 一 句 方 言 ：无 牛 使 马 。
意思是，耕田犁地，若无牛，便以马
替代，比喻临时用不擅长的人或物
应急。当时，领导向我交办了一项

“非”业务的“巨难”工作事项：“你
可 称 得 上 咱 院 的‘ 秀 才 ’，写 一 首
歌，既要展现咱县的特色，又要展示

‘检察蓝’风采，还要突出全院的工
作特点……”他的声音很是洪亮，我
端坐在正对面，貌似很认真听的样
子，脑袋瓜却不停地嗡嗡作响。只
因 这 项 工 作 确 实 是“ 无 牛 使 马 ”之
事，怎能不使我犯难？

接受这道难题后，我不得不调
动所有的脑细胞。然而，数天的搜
肠刮肚，竟是徒劳无功。我再次向
领导请示：“歌词，还是请专业人士
来比较妥当。”可是，领导却认认真
真地说：“你就很专业啊，熟悉检察
业务，文字功底扎实，就是你，可别
推辞哦。”一番话，没得余地，将我钉
在了夹板上。

既然“赶鸭子上架”，那就鼓足
勇气，挑战一下自己！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我抓耳
挠腮之际，天上掉下了一个“月亮”。

那天，几位朋友凑在一起喝茶聊天，
其中一位是县里鼎鼎有名的音乐人，
他不但会作词，还会作曲，获得过诸
多奖项，更重要的是为人非常热心。
终于找到“出口”啦，我不禁暗自庆
幸。但是，“拜师学艺”也不能太过刻
意，最好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
番思考之后，我把一杯刚泡好的大红
袍茶端到他面前，恭恭敬敬道：“老
师，听说您创作的歌曲多次获奖，歌
词一定特有韵味吧？”“哪里哪里，这
也是碰巧碰巧啊。”这位先生客气一
番，我也顺势说道：“哪首是您最满意
的，能否分享分享？”看到我对他如此
崇拜，又属于“行外人”，他随即打开
手机，找出几首歌词，用微信发给我。

我 忙 不 迭 地 打 开 他 发 来 的 歌
词，观看起来。“能够写出如此棒的
歌词，您一定花了不少心血啊！”我
不失时机地夸赞他，希望能够了解
创作歌词的技巧与方法。如此茶过
三巡，这位先生向我讲了许多歌词
创作的秘诀：歌词要出彩，必须明确
写给谁、表达何种意义、传达哪些意

蕴，务必情理兼容……他倾囊相授，
我受益匪浅。然而，他所传授的，仅
仅是普遍性的创作经验，想要把这
些经验用于创作具备行业特性与特
点的歌曲，仍有一定难度。

为了补足短板，我只得再觅蹊
径。上网找检察歌词、下载优秀歌
曲、拜读相关歌词创作书籍……一番
折腾下来，我勉强打开了思路。随
后，我将苦心写就的所谓“歌词”，忐
忑不安地拿给领导过目，只见他拿在
手上，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再轻轻地
放在案头，客气地说：“先放着，我再
斟酌斟酌。”但从他的话语与眼神里，
我体会到“不甚满意”几个字。

赛道不免有弯道，但也是超越
的拐点。估计是压力引发的反弹作
用，抑或是不服输的态度起了“酵母
效应”，在领导还没有反馈歌词需要
如何改动的数天里，一有闲暇时光，
我就反复琢磨歌词应该如何润色，
并在心里默念“智者三思握九章”这
句箴言，用以激励自己。以什么意
象来表达？用哪些词汇来阐述？歌

词 要 传 递 哪 种 精 神 ……“ 检 徽 ”与
“检魂”这两个词汇，是最能体现检
察工作的两大意象群。突然间，那
顽皮的灵光一闪，主歌的两大开端
句落入我的脑海，就用它们啦：开篇

“检徽佩胸前，四大检察扛在肩”，接
篇“检魂驻心田，立检为公铮誓言”；
副歌再强调昂扬气度与检察精神。
如此一来，歌词框架基本定调。

一坐在电脑前，那些公堂辩台
英姿、法治讲坛温情、未检开拓经验
和蓝碳司法等检察事例以及先进典
型经验，在我的眼前一一浮现；我经
历和见证过的“全国首个海洋碳汇
现场实地认购”“全国依法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十大案例”“‘五长四海’创
新机制”“蓝碳小镇创新典型”，宛若
电影般在头脑中闪现。此时，我的
思维如同沐浴着初升的万道霞光，
歌词也如山中那股涌动的清泉，在
我的心底流淌，流淌……经过认真
打磨，一首唱响检察人的歌词已有
雏形，再经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个别
词 句 的 微 调 ，最 终 ，歌 词 得 以 审 核
通过。

请专业人士谱曲、试唱、演唱，
再进行视频合成……这首《检徽耀
东 山》终 于 面 向 公 众 展 示 ，收 获 不
少点赞。随后，正义网展播了这首
歌曲，各个省市的检察同行观看之
后 ，给 出 了 很 高 的 评 价 ：县 级 检 察
机关里，竟有人能够写出让人如此
激 动 的 歌 曲 ，尤 其 是 那 句“ 为 了 理
想与信念，儿女情长放一边”，讲出
了检察人的豪情与真情，实在很难
得……

历练，将我跨界的心灯点燃；弯

道，使我迟疑的脚步向前。每一个
个体，都像雨滴，从天上飘落下来，
流入溪流，再汇入大海，才成为一片
澎湃。不图自己能够“逆袭”到多高
的文艺水准，也未期望收获多少业
内人士的褒奖，只要能给检察文化
添一抹亮色，那就是对我最好的安
抚 与 安 慰 。 一 次 ，一 位 朋 友 问 我 ：

“ 如 果 让 你 做 会 儿 月 亮 ，你 会 做 月
牙，还是满月？”我无答案，但我想，
他应该自有心中的那个“月亮”。

行文至此，权且把这首歌词整
体呈现出来：

主歌
检徽佩胸前
四大检察扛在肩
凝心铸魂奋舟楫
东山岛上法为剑
谋大局，高质量发展多彰显
护法道，公堂辩台义正词严
润花朵，法治讲堂首开新篇
检魂驻心田
立检为公铮誓言
清正廉明是正道
木麻黄中“谷公”现
为民安，万家灯火心甘情愿
善创新，五长机制时刻在线
显蓝碳，四海一家河清海晏

副歌
我们是东山检察人
苦痛辛酸也会泪流满面
为了理想与信念
儿女情长放一边
踔厉奋发勇毅向前
勇毅向前……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

检察院）

检徽耀东山
黄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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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 周文静/摄


